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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敏申

　　１９７９年，一群愛好古文字學的上海高校學生和青年研究人員建立了上海青年古

文字學社，出版了自己的油印刊物《古文字》。 三十七年過後，每念及此，仍感慨萬千。

據我的記憶，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成員有上海博物館的濮茅左，上海社會科學院

的陳建敏，華東師大的王貽樑和姚平，上海師院的陳健兒，及復旦大學吴旭民、黄敏、

葉保民和我本人。

三十多年前的大背景是，中國開始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改革開放，學術界也出

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 中國古文字學是其中的先行領域之一。 當時，直承“四

堂”的老一輩學者們健在如老驥伏櫪；中年學者如李學勤老師、裘錫圭老師等已成爲

重鎮中堅；在“文革”中經歷磨難刻苦自學的青年學者如李家浩、沈建華、李零、吴振武

和劉釗等已嶄露頭角。 一時人材鼎盛，群星燦爛。 中國古文字學，在傳統小學與現代

語言學、史學與文獻學、金石學與現代考古學等學科的相互結合、融會貫通的基礎上，

已發展成爲一門獨立成熟並成果豐碩的前沿學科。

在歷史大背景下，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有它成立的直接起因。

一是中國恢復高考，我們這一批人成爲７７或７８級大學生，進入學術園地；還有一

些自學成材的青年，直接進入專業學術機構。 這使我們這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古文字

學愛好者，有了聚會切磋的良機。

二是當時的大學校園剛冲破了“文革”形成的萬馬齊喑的局面，德高望重但受盡

磨難的老年教授、篳路藍縷的中青年教師，蹉跎多年的新入學學生，大家的學術研究

和求學熱情如同井噴，共同迎接科學的春天。

如我所在的復旦大學，學術風氣非常濃厚且純樸，給予勤奮向上的學苗以豐潤而

扎實的沃土。 我們這些本科一年級新生，當年是有機會直接向郭紹虞先生、周谷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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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這樣的一級教授趨庭求教的。 他們對我們這樣的青年人也是充滿了熱情和期望。

在中文系的文學專業，有盧新華同學能開中國文學史上的“傷痕”之風；在中文系的語

言專業，則有我們這幾個對古代音韻訓詁文字之學極感興趣的學生。 如大家所知，甲

骨學權威胡厚宣教授是從復旦調去中科院歷史所的，裘錫圭老師也是從復旦去了北

大。 恢復高考後，中文系副主任兼語言教研室主任許寶華老師有意在復旦重振古文

字學，對我們這幾個學生抱有很大希望。 在我進校第一年的１９７８年５月份，復旦大學

舉行了“文革”後的第一次校慶學術報告會。 我被安排與張世禄教授和濮之珍老師等

同在語言學專場，宣讀了自己的習作論文《試論〈説文解字〉與許慎學術思想的進步

性》，成爲復旦大學登上全校學術講壇的第一個本科一年級新生。 之後此文發表在

《復旦學報》１９７８年第２期上。 回頭看這篇小文，確有很不成熟之處。 但這樣的經歷，

的確印證了當年復旦激勵學子上進的優秀學術風氣。

三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舉行老中青幾代同堂的中外國際學術研討會，給予

我們極大的鼓舞。 同時，我們這些學生，曾經有求教過古文字學界專家的寶貴經歷。

如我在上海一家紡織廠當工人時，曾揣着自己幼稚的習作，在紫禁城裏拜訪過李學勤

老師。 進復旦前借調在《歷史研究》編輯部時，在北京拜訪過胡厚宣教授、裘錫圭老師

和沈建華等。 我們非常想做些事向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表達自己的心願和志向。

所以，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的成立是應運而生的，也是各位同好一拍即合的。

當時復旦大學很支持我們的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 但我們没有得到過也没有認

真想過如何去争取經費投入。 大家各處聚會，輪流坐莊。 也從來没有明確過誰是“社

長”，各人都願意盡其所能爲學社多做些事情。 我們的主要活動是：

其一，社員交流切磋並自刻自印了《古文字》油印刊物。 方式非常簡單，每人把自

己的文章刻在蠟紙上，集合在一起就成了刊物。 第一期刊名是復旦中文系同學樓鑒

明的法書，第二期開始用周谷城教授的題名。 大家把這份油印刊物分送到有關機構

和各自比較熟悉的學者處。

上海博物館沈之瑜館長幫助我們把這份刊物送給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届年

會。 没想到，年會對這份尚爲幼稚的刊物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與支持，專門發來了賀

信。 賀信説：“希望青年同志們勤奮讀書、刻苦鑽研，努力學習和繼承前輩學者的研究

成果和治學方法，勤於探索，勇於攀登，爲我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作出貢獻。”年會還

將此事列入紀要（草案）。 多位學界泰斗和老師來信祝賀、支持並賜教。 其中有于老

（省吾先生）、胡老（厚宣先生）、李學勤老師、裘錫圭老師、管燮初老師、王世民老師、王

春瑜老師和鄒衡老師等。 于老説：“古文字這門學科，我本來以爲青黄不接、後繼無人

而焦慮，現在你們這樣熱情壯學，使我十分愉快。”李學勤先生認爲：“（《古文字》）可稱

·３８２·

回憶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



是一朵江南新葩。 希望這個刊物能長期辦下去，不斷放出異彩。”前輩老師的鼓勵和

厚望使我們十分感動。

這份刊物據我的記憶出了五期，其中第五期的封面出現了“上海青年古文字學

社”和“上海商業二局電大中文系”兩個編者名字，應是後者當時提供了印刷便利等贊

助。 這五期刊物中不僅有社員自己的習作，還有老師們賜給《古文字》發表的大作，如

李學勤老師的《魯器帥鼎考釋》，這給了我們非常大的激勵；有前輩的未發表過的手稿

如楊樹達先生的《訓詁學》；有對外國學者成果的翻譯，如姚平譯伊藤道治之《新出土

金文資料的意義》，等等。 一個值得記録的學術佳話是： 在當時兩岸學術文化交流非

常稀少的環境下，陳建敏兄發表的研究董作賓（彦堂）先生的文章，竟引起了嚴一萍先

生的關注，特地輾轉送給建敏由藝文印書館出版的《董作賓先生全集》。

其二，舉辦普及型古文字學講座，如我和葉保民同學曾在復旦校園裏舉辦過面對

全校學生的甲骨文基礎知識講座。 本科學生舉辦這樣的講座在當時很引人注目。 我

非常感謝那時李學勤老師曾斧正過我的講稿。

其三，向訪問上海的中外學界老師們請教，我的記憶中這些先生有胡厚宣教授、

李學勤老師、張光裕老師和巴納老師。

其四，在各自崗位上相互幫助。 如濮茅左兄所在的上海博物館金石組，陳建敏兄

所在的上海社科院圖書館，都是我閲讀寫作的主要場所，那裏查閲專業資料比當年的

復旦大學圖書館方便許多。 這樣惺惺相惜的友誼保持了很久。 直到我畢業後在復旦

分校任教編寫《大學書法》時，茅左和姚平仍給我提供幫助。

其五，向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年會提交論文並争取派出代表參加。 我記得自

己在１９８０年受到第三届年會邀請後向班級輔導員申請去成都開會時，輔導員告訴

我，復旦對本科生能出席國際研討會當然是支持的，但出車票是不可能的，因學校科

研經費只有給教師這項，没有給學生的。 所以，我能争取到最好的支持是，能給予公

假缺課，但路費要自理。 那時，我是有九年工人工齡的帶薪學生，一個月的工資是四

十多元，而上海到成都的來回卧鋪車票是六十多元。 但我覺得這是自己珍貴的學習

機會，在家庭的支持下還是去了。

我曾有幸代表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參加第三届（成都）和第四届（太原）年會，宣

讀了自己的論文，見到了心儀已久的前輩老師們，並認識了當時的學界青年朋友們。

這些當年的照片，彌足珍貴。 坐在徐中舒教授、胡厚宣教授和李學勤老師身邊宣讀自

己的習作，當時簡直就是在夢中。 在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上，我有幸結識了當年在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從事研究的張光裕博士，他又把我推薦爲巴納老師的博士研究生。

巴納博士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高級研究員和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他力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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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了全額博士奬學金。 因而我於１９８４年來到澳大利亞，改變了我人生的軌迹。

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大致在八十年代初期７７級學生畢業離校後停止集體活動。

社員們有的繼續在國内學術領域研究或工作，有的離鄉背井，各自東西。 其中最可惜

的是陳建敏學兄苦讀成疾，英年早逝。 而不才者如我，歲月蹉跎，學業無成，有負當年

師友的厚望。 但無論如何，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是當年中國古文字蓬勃發展和中國

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可以從一個小側面來看中國古文字學發展的

歷史長河，值得一提。 特别對我個人的學術生涯極爲重要，這段歷史可以説是刻骨

銘心。

在建立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二十年之後的１９９９年，我終於有機會發表自己的雙

語專著《〈説文解字〉與中國古文字學》。 這部專著源自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博士

論文。 博導是巴納老師，副導師是張光裕老師。 光裕老師去香港中大後，副導師换了

另一位院士———澳國立大學的語言學權威温蒂梵。

我還想在此説明，在感謝巴納老師給予我這樣優越條件來世界名校攻讀博士的

同時，我還要感謝巴納老師請來李學勤先生在訪問澳國立大學時指點我的論文。 我

在這部論文中對許慎提出的文字發展體系的看法，直接受到了學勤老師重新認識中

國古代文明學術思想（我所稱的“新古文學派”）的非常大的影響；這部論文對《東周文

字譜系》的耕作，直接發韌自學勤老師《東周與秦代文明》中對先秦“文化圈”的論述。

我所做的只是把學勤老師對各種文化物質的排隊分類方式，運用到文字形體結構的

分析中。 學勤老師肯定我把戰國文字異形特點上溯到春秋中期的觀點，使我甚感振

奮。 學勤老師在訪問期間如導師般全文指點了我的論文稿，所以，我一直把自己忝列

爲學勤老師的學生，雖然没有過任何正式的學生名義。

１９８８年論文完成後，巴納老師和澳國立大學請了李學勤老師、饒公選堂和哈佛張

光直教授三位大師級學者作我的評審委員。 他們一致給了我免於答辯通過的結果。

所以，我的博士學位和這部書，可以説同當年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時期有着直接的歷

史淵源。 非常感謝學勤老師、光裕老師、錫圭老師、憲通老師、世民老師、樹青老師和

吴振武兄等在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８日特來北京釣魚臺光臨首發儀式，見證了這二十年完整

的因果。 此情此景，令我更加懷念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那段日子。

希望當年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的同道們，無論各位在天涯海角何處，如果能看到

這篇小文的話，再相約一聚，彌補這篇小文中的記憶缺失，共同回憶和提供更多的學

社史料。

此文根據提交給２００８年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３０周年長春大會的發言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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